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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婷立起身来向赵宇上的后背踢

去：“你们刚才为什么笑我？”赵宇上假

装疼痛叫道：“哎呀，疼死我了！冤枉啊

小师妹，我们什么时候笑话你了？”

房婷闻言抬脚又踢，赵宇上飞身而

起避过。房婷怒道：“你们就是笑了，还

敢不承认，我踢死你。”说完追着赵宇

上踢打。傍晚，房婷三人在河边搭起烧

烤支架。生火后，将捕获的鱼放在架子

上烧烤。吃完烤鱼，文章鱼瞧向房婷道：

“小师妹，我们另寻一户人家借宿吧？”

房婷道：“我们为什么要另寻一家

借宿，老妇那家不是很好吗？”

赵宇上知道房婷一贯好面子，以话

相激道：“小师妹，你也不想一想，老妇

现在已经知道吕思是个小淫贼了，我们

此时若回去，她会怎么看待我们。我与

大师哥是无所谓，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

能受得了她轻薄的眼光？”

房婷咬着嘴唇道：“我自然不会回

去的。只是，只是那个小淫贼怎么办？他

不会被那个老妇杀了吧？”

赵宇上道：“我瞧那老妇不像多事

之人，不过她断然不会同意小淫贼留宿

的。小师妹不要多想，小淫贼又不傻，他

定能寻到一个能够挡得住风寒的地

方。”文章鱼道：“凭小淫贼的所作所为

让他日日露宿也不为过。”

房婷想到吕思始终无视自己的情

意，愤愤地说道：“让他吃些苦头也好，

只是明日我们要早起，免得他连夜出

走，到时我们可无法向爷爷交代。”

文章鱼和赵宇上见目的达成，心中

暗喜，口中答应道：“这是自然，我们岂

能把他给弄丢了？”

房婷还是不放心道：“二师哥，我们

寻到借宿人家后你先去寻到小淫贼露

宿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明白了吗？”

赵宇上心想：“我巴不得现在就去

寻小淫贼，找到后一刀结果了他，然后

将他向这江水里一扔，自此以后就再也

不用担心他与我争抢你了。”

房婷见赵宇上只顾发呆全然不理会

自己的吩咐，怒道：“二师哥你干吗呢，我

让你去寻小淫贼，你不乐意了是吗？”

赵宇上回过神来连忙赔笑道：“哪

有，哪有，我怎会生你的气。小师妹放

心，我云中松即使不睡觉，也要寻到小

淫贼的落脚之处。”

金沙江畔的居民都很好客，很快，

房婷三人便寻到一户人家住了下来。深

夜，房婷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思如潮，想

道：“小淫贼这会子在干吗呢？他会不

会想起我？”突地脸上绯红，自言自语

道：“我怎么可以这么想，小淫贼做了

这么多恶事，人人得而诛之，我今后再

也不要见他。”转而又道：“他好像没那

么坏，与他在一起的时日，他可从来没

有对我有过暧昧之举，难道是因为他武

功尽失，怕了我？可是我有几次故意向

他示好，他也没有任何回应，会不会真

的被人冤枉了。如果真的是被人冤枉

了，他得有多可怜呀！”

房婷思来想去，总也理不出一个头

绪。俗话说关心则乱，她忽地坐起自语

道：“不好，二师哥怎么还没有回来。我

们争吵时，那老妇已经知道小淫贼做的

恶事了，他手无缚鸡之力，现在不会被老

妇叫人打死了吧！”她越想心中越怕，急

忙穿衣起床，轻手轻脚地走出帐篷，向老

妇家中飞奔而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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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黄土高原，山丹丹花开遍原

野，像千万面红旗在风中招展。站在宝

塔山巅，塔檐下的铜铃在风中轻吟，铜

铃的纹路里仿佛还镌刻着1944年的晨

光，映亮《为人民服务》手稿上鲜活的

墨迹。这片深植着“为人民服务”坚定

信念的红色热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淬

炼初心、锻造信仰的精神熔炉。

宝塔山在晨雾中渐渐显露轮廓，像

一位饱经沧桑却依然挺拔的哲人。这座

始建于唐代的八角九层楼阁式砖塔，历

经千年风雨依然矗立。远处的延河水泛

着碎金般的光，与宝塔倒影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我轻抚粗糙的塔砖，指尖传来历史

的温度———这巍然屹立的宝塔，每一道

风化的纹路，每一寸厚重的砖瓦，都沉

淀着“为人民服务”的铿锵誓言。

杨家岭的窑洞静静伫立，斑驳的墙

面、古朴的窗棂，都在无声诉说着大生

产运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窗棂边角

留存的纺车印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生动见证。讲解员轻抚一架老旧木

制纺车：“当年，主席用它纺出的线，织

就了边区军民攻坚克难、冲破封锁的希

望。”阳光穿透窑洞窗棂，洒落于陈列

的粗瓷碗上，碗沿深浅交错的豁口，藏

着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温情佳话，镌

刻着革命年代最纯粹的鱼水情深。

走进中央大礼堂旧址，岁月为一排

排木质座椅浸润出温润厚重的包浆，静

静承载着峥嵘岁月的记忆。墙面“同心

同德”的红色标语熠熠生辉，一旁陈列

的《论持久战》初版读本，字字铿锵、句

句有力。昔日三五九旅拓荒开垦的荒山

野岭，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砥砺初心使命的教育基地。前来

研学的年轻人踏寻先辈足迹、感悟奋斗

历程，在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中，体悟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磅礴力量。

延河岸边晨练的老人正用毛巾拭

去额头的薄汗。他们舒展筋骨的身影

与对岸宝塔山的剪影，在朝霞中定格

成动人的画面。有位老人见我在拍照，

便主动与我交谈起来，他指着旁边的

老人告诉我：“我们都是当年留下的知

青。”他的皱纹里藏着故事，眼神却依

然明亮如少年。

登高望远，层峦叠嶂间，崭新的城市

轮廓与古朴的窑洞群落和谐共生。曾经

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光伏板阵列如波

涛般起伏；延河两岸，青砖小楼与智能温

室相映成趣。最令人惊叹的是雨后初霁

时，彩虹横跨新城与旧址之间，仿佛架起

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那些散落

在山间的红色教育基地，在骄阳下宛如

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红宝石。

枣园草木葱茏、静谧清幽，处处浸

染红色底蕴。这片院落，草木皆有故事、

一木皆藏初心。1945年，周恩来同志从

重庆谈判归来，特意带回丁香幼苗栽于

毛泽东旧居院前，如今已成参天大树，

岁岁抽新枝、年年绽芳华，见证着革命

先辈并肩同心的情谊。不远处的纪念馆

内，张思德同志生前烧炭用的镢头静静

陈列，锈迹斑斑的刃口，镌刻着完全、彻

底为人民服务的赤诚初心，诠释着平凡

岗位上最纯粹的坚守与最厚重的忠诚，

恰是《沁园春·雪》中“数风流人物”最

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

拾级而上至宝塔山腰，山丹丹花开

得正艳，如烈火燃烧在黄土坡上。这花

与九层宝塔相映成趣，恰似延安精神的

双重象征———既扎根泥土，又心向苍

穹。当铜铃声与新时代建设者奋进的足

音共振，我听见了《愚公移山》里“下

定决心”的回响，看见了《实践论》中

“知行合一”的具象。这片土地让我懂

得，红色根脉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

历史复刻，而是要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土

壤里，让初心之根扎得更深，让为民之

花开得更盛。

培训日程过半，我们即将结束这次

精神之旅。站在杨家岭的窑洞前回望，

那些泛黄的历史照片突然鲜活起

来———毛泽东同志在煤油灯下奋笔疾

书的侧影，“纺线能手” 周恩来同志用

过的纺车，朱德同志带头垦荒劳作时背

负的粪筐。这些穿越时空的印记提醒着

我们，延安精神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

而是永远跳动的时代脉搏。

当大巴驶离延安时，一种深刻的体

悟在心底生长。真正的收获不是写在笔

记本上的心得，而是深植心底的信仰之

种。就像宝塔山下生生不息的延河水，

终将滋养出新的生命与希望。

延安行触摸红色根脉
杨亚伟

清晨5点，我起来锻炼。天色还在

墨色里沉潜，街灯将旭光捻成了半透

明的纱，覆盖在空寂的柏油路上。从小

区出来，我踩在路边的火烧砖上，鞋底

蹭过隔夜的梧桐叶，沙沙声里，先撞见

了那点晃在风里的暖———是扫了十几

年街的她。

她拿着磨得发亮的竹帚，帚头划过

砖缝，轻得像在与老街耳语。汗珠顺着

她眼角的沟壑滑落，跌进薄尘，洇出深

色的印记。她立在悬铃苦楝子的影子

里，在低声同风念叨：“这街的每块砖、

每棵树，闭眼都能摸着纹路；风往南，塑

料袋碎纸就往南跑；风往北，便得从这

条路尾扫回路头。”

我走过路边小吃摊，有人起身随手

一扬，一个薄如蝉翼的白色塑料袋脱

了手。那人步履未停，嘴角撇了撇，那

点“轻如鸿毛，何须挂怀”的念头，写

在了脸上。

可它哪里会凭空消散？我倚着梧桐

树，看它擦过树梢，缠在了一只正叼着

狗尾草筑巢的雏雀尾巴上，那团绒乎乎

的影子扑腾半天，半筑的草窝散了架，

碎草絮随风洒了满天；它打着旋儿落在

不远处的水里，像块突兀的补丁，割裂

了平静的水面。

我顺着风向踱步，见它飘至菜市

场，沾了露水的青菜叶顿时添了污迹，

随后钻进了某人家的早餐香气里；见

它落在草坪，被晨跑的孩子当成风筝，

袋角的黑渍蹭脏了校服；见它滚到公

园石径，绊到打太极拳的老人，老人扶

着树稳了许久，手中的剑晃出一片细

碎光斑。

它从未 “飞远”，只是换了落脚

点———或许就在你家的菜篮底，或许就

在孩子的手心里，或许就在父母散步的

脚边。

待我折返至那抹橙色身边，她正蹲

下用枯瘦的手指抠着砖缝里的烟头。

看到她指缝的油污嵌着叶屑，那是十

几年光阴洗不掉的印记。脚边的铁皮

桶被塞得冒了尖，各种纸屑探出头来，

旁边码着三袋垃圾。她直起腰，望了眼

路沟水面，轻轻叹息：“街上的我能扫

净，水里的够不着；地上的我能捡起，

树梢上的爬不上去，也够不着。有些东

西像在风里扎了根，前脚扫完，后脚又

跟着风回来了。”

那一刻，我弯腰捡起脚边的半张糖

纸，稳稳投进桶里。紧接着，第二只手捡

起滚落的饮料瓶，第三只手摘下挂在藤

枝上的碎纸……越来越多的手从晨光

里伸出———老人松树皮般的手，孩子沾

着糖霜的手，夜归青年夹着公文包的

手，阿姨拎着竹篮的手。

指尖触到那只栖在树叶上的白色

塑料袋时，我才恍然：原来它竟这般轻，

轻到一只手便能攥住，连风也吹不动这

指尖的定力。原来它从不乱飘，只要你

愿多走两步，多抬一次手，便能送它去

该去的地方。

竹帚的沙沙声，孩童的脆笑，车铃

的叮咚，汽车的笛声，在风里织成一张

看不见的网。天色已大亮，这条路浸在

和煦的光里，路面一尘不染，花坛里的

各种花开得正艳。我回头望向那抹晨光

里的橙，她握着磨亮的帚柄，望着眼前

景象，嘴角绽开一朵极淡的笑，像风里

舒展的雏菊。

风里飘着的哪里是塑料袋？分明是

这座城递到每个人手中的温柔考卷，它

拂过人群，最后停在你我脚边。我在晨

光里顿悟：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洁净，

不过是有人守了十几载的凌晨5点，再

加上你我温柔地多伸一次手，才留住了

这一捧不易的洁净。

那一抹橙，晨光掬白
华玉琳


